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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由于乡贤参与和文化赋能，定安县龙门镇的大山村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推介传播之
下，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网红村，“水塔咖啡”“中国百山图”等，更是不少驴友的打卡对象。

然而，大山村最具文化魅力的，当数在其一公里多长的主村道上，别出心裁展陈的碑刻文化，书
法爱好者将那条路称作“碑碣路”。在这里，借由以山为主题的碑碣，依稀可以梳理出中国书法艺术
的源流和肌理；在这里，与海南历史密切相关的石刻，亦能勾勒出琼州文化、教育嬗变的脉络。

位于定安境内的著名风景区南
丽湖和久温塘冷泉，因其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吸引着无数游
客。而南丽湖以南、久温塘冷泉以北
的一片区域，属于典型的火山岩地貌
带，海拔在100米—250米之间。坐
落于这片区域之中的龙门镇大山村，
不毗邻高山，不靠近江河，亦缺乏特
色资源，且与城区相距较远，常常是
被人绕过的存在。最近两年，大山村
却“火”了。在一个温暖的冬日里，笔
者与小伙伴们相约，从海口出发，一
路疾驰向南，前往村中探秘。

墙绘晕染乡村图

乡村如画布，墙绘来点彩。当艺
术墙绘在大山村晕染时，恬静的乡
村，有了躁动，有了色彩，有了灵魂。

“大山（村）没有山，中国百山在大山
（村）。”这是如今村民们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在入村口处，主干道右侧
是村学校百余米长的外围墙。昔日
斑驳的墙面被重新粉刷，修整得如宣
纸般平整洁白，主题墙绘“中国百山
图”如长卷在此徐徐展开。“东岳泰山
雄伟、西岳华山险峻、南岳衡山独秀、
北岳恒山恢宏……”欣赏着跃然于眼
前的百座中国名山，震撼于虽身处天
涯海角一乡隅，却能尽赏祖国之磅礴
大山，自有一种豪情在心中涌动。“中
国百山图”主题墙绘，运用了中国画
风格及用色特点，以青绿色为主基
调，在水墨的基础上，薄施青绿，用笔
大气，着色清丽，笔触中感大山之胸
襟，青绿中见文人之气息。它带领我
们一行人走入大山村，进入到实景画
卷里。

漫步入村，黑色调的火山石堆砌
而成的老房屋、白色调的现代小楼，
在墙绘艺术的晕染下，变得明亮多
姿，落于古树丛中，和谐和美。多处
新、老屋舍的墙面上，高、矮围墙上，
描绘劳动状态、丰收喜悦、生活场景、
农耕文化等的一幅幅墙绘，生动活
泼。那幅“环境整治好了，连猪圈都
很生动”的墙绘，更是主题突出，艺术
语言丰富，妙趣横生，讲述的是利用
废弃猪圈，变废为宝，改造成为农家
乐的新故事。这些美丽的墙绘成了
大山村实景画卷里的亮
丽基调，而大山村集
乡贤智慧、纳乡贤
巧思转化而成的
文化景观，成为
了画卷中最亮
的那抹色彩。

“大山”碑碣 文心
■ 李玉萍

大山村的碑碣，除了石头是新的，凿刻是新的，其
上的文字却是“旧”的，不但字体有出处，内容也有出
处，而且有一部分与海南岛的历史息息相关，体现了海
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源流与关联。

南服荒徼地
入村可见“禹贡”刻石，此二字为1934年历史地

理学家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杂志刊名题字，端
庄典雅，十分耐看。二字下方有九州的名称，其中

“扬州”二字刻得较大，说明远古海南岛与《尚书》所
记载的神话传说的联系。刻石背面还刻有“甸服”

“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其中字刻得比较大的
“荒服”是指离京师二千到二千五百里的边远地域，
海南岛彼时便属于“荒服”之地，但又没有具体的名
字记载。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论及岭南时说：“五岭
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这是把海南
岛纳入了“荒服”的范围。

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称海南“非《禹贡》所
及，《春秋》所治”，明代海南乡贤、大学士丘濬在《南溟
奇甸赋》中也称家乡：“载考诸古，兹地《禹贡》之所不
载，《职方》之所不书。”尽管如此，海南的先贤们编纂正
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都先后称海南自唐
（尧）虞（舜）以来，属于“南服荒徼”和“扬越荒徼”，显然
源自且认可《尚书·禹贡》的记载。大山村的石刻内容
也包含了“南服荒徼”和“扬越荒徼”。

白袍破天荒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海南岛上设

立珠崖、儋耳二郡，下辖十六县。海南自此正式进入中
央王朝的视野，汉文化开始融入海南。那是海南历史
的分水岭，是从混沌走向清晰，难怪大山村碑碣从包山
楚简中集字的“儋耳”和从马王堆帛书里集字的“珠崖”
石刻，要比前面的“南服荒徼”和“扬越荒徼”石刻要高
大、显眼得多。那段历史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因此

“汉书”二字与“珠崖”“儋耳”在同一块巨石上。
然而，由于汉朝统治者横征暴敛，激起民愤，因此

64年后便放弃对海南岛的统治。约600年后，冼夫人
才重新在岛上设置行政治理机构。

大山村碑碣集字《张猛龙碑》的“海南”石刻，字体
拙朴而大气，自上而下镌于一柱形巨石之上，赫然入
目。“海南”二字始见于《隋书·谯国夫人传》，但它所指
的是地理、方位，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名称。
谯国夫人就是冼夫人，南梁时期，她采取怀柔政策，止
息南越族群之间的频繁冲突，使得“海南儋耳归附者千
余峒”，为后来复置珠崖郡、新设崖州扫除了障碍。

隋唐时期，海南岛的文教还处于拓荒阶段，众多被
贬官员的到来，无疑为海南各层面的开化演进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在大山村，唐朝宰相李德裕《登崖州城作》中的两句，也
被镌刻在一尊形态似人的大石上。

海南的文化教育在宋代得到发展，但在很多职官
和流人眼中，仍是蛮荒之地，苏轼在1100年渡海北归
时，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
而他与弟弟苏辙给海南首位举人姜唐佐的赠诗中，也
有美好寓意的“白袍端合破天荒”之句。大山村苏东坡
体“破天荒”碑碣，镌刻了海南文运开启的感人一幕。

宋时海南有很多物产蜚声海内外。被贬崖州的
北宋宰相丁谓，曾撰《天香传》；苏轼谪琼期间，曾作
《沉香山子赋》……今天，大山村的碑碣将蔡襄体的
“天香传”三字和黄庭坚体的“沉香山子赋”刻于石
上，使海南沉香“冠绝天下”成为新的碑碣景观；这当
中当然也少不了李光、赵鼎、杨万里等与海南有关的
南宋贬官和文人，以及从海南走出去的文化大家白
玉蟾的诗句刻石。

及至元代，一度游历定安的元文宗图帖睦尔的“溟
南地僻无佳果，问著青梅价也高”、曾任吉阳（今三亚）
知军的王仕熙《白石岭》中的“拨开云雾寻仙迹，收尽江
山入画眉”等诗句，也分别以宋徽宗的“瘦金体”和赵孟
頫的“赵体”进行艺术演绎，令人赞叹。

南溟有奇甸
如果说姜唐佐中举是海南科举史上“破天荒”的大

事，那么，明代中叶丘濬以布衣出身而进入内阁，成为
首辅大臣（相当于宰相），则又是一次“破天荒”。这自
然有丘濬个人的努力，也仰赖于明朝自开国之初就重
视对海南的开发，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开挂。
朱元璋在《劳海南卫指挥敕》中，早就将海南岛誉为“南
溟奇甸”，一百多年后，丘濬的一篇《南溟奇甸赋》，更将
海南的知名度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因此，大山村的碑碣不但有“南溟奇甸”（用的是近
代书法家赵藩题写五公祠同名牌匾的字体），还有丘濬
少年时所作的《五指参天》诗，一句“撑起炎荒半壁天”，
从曾经的蛮荒之地，发出这样的豪情，是何等的气概？！

明代海南的科举成就达到一个巅峰，人才辈出，进
士、举人不胜枚举，被誉为“海滨邹鲁”。钟芳、王弘诲
等都是名留青史的乡贤，也留下了传世佳作，他们的代
表诗句，如王弘诲的“从此遐荒开泰运，满江风雨化鱼
龙”，也为大山村碑碣群所集纳。

大山村的碑碣文化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最近，
村道边又添置了“手辟南荒”碑刻，为晚清名将冯子材在
五指山留下的摩崖石刻字迹，巨石被凿下的部分，则刻上
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与已有的《大学》和《大学衍义》的
石刻并列，阐释丘濬“补”治国、平天下的源流状态。

目前，大山村还在制作“开陈经书”“海外衣冠胜
事”“奏考回琼”“何地无才”等碑碣，逐步捋清海南文化
教育自唐至清的演进脉络，用碑碣讲好海南历史文化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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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字合一 石字共美

大山村碑碣群从入村口处开始，
是按历史朝代分单元排列的。入村口
处一块“大山”二字的甲骨文碑碣，卧于
道路旁。它笔法古朴，粗细变化明显，
书写节奏感强烈，呈现了中国最古老的
文字之美。由此，观赏者可以沿着村
道，在大山村碑碣的“露天课堂”里，探
寻三千年的中国书法文化之美妙。

大山村碑碣群中最具和谐之美
的当数以金文、小篆集字的几块碑
碣。它们岩石古柮、文字古朴；它们
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散
发出一派平和气息，共同演绎“中
国汉字演变史”。在古人眼中，一笔
落下，便可有万千世界的精彩，这一
笔很美，这一笔就是隶书的“雁尾”。
隶书是中国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水
岭，也代表着书写的人终于可以从书
写篆书的拘谨中走出来，有着洒脱、
释放和自由的意味。大山村碑碣群
中，有两块碑碣，分别集著名“汉三
颂”中《石门颂》《西狭颂》的字，其结
字的疏旷野逸，线条的瘦劲和绵绵的
流动之美，让人深深折服。

魏晋时期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
上的高峰期，出现了多位在书法史上
极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就是代
表人物之一，有“书圣”之称。立于村
口高约两米多的巨大碑碣，上刻“大
山村”三字，字体集王羲之行书，其端
秀清新，含蓄遒美的风格，从中可领
略东晋时期书法家的尚韵特点和唯
美追求。

按照村道的路引标志，我们进入
到唐宋元明碑碣单元区后，跃然入眼
的唐宋元明诸多书法大家的集字碑
碣异常丰富。从欧阳询、颜真卿、柳
公权楷书集字的几块碑碣中，可窥“唐
人尚法”之一二；从苏轼、米芾、黄庭坚
行书集字的几块碑碣中，可悟“宋人尚
意”之笔韵；伴随着赵孟頫、文征明、王
铎等一批书法大家的集字碑碣映入眼
帘，我们放慢了脚步，认真观赏、感受、
理解“元明尚态”之书风和那一笔一画
写下的一座又一座书法巅峰。

漫步其间，碑碣上诗词、名句的
年代逐渐靠近现代，一路延伸到“生
态之福”小广场，碑碣汇成集苏轼字
的一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跨越千年的书法文化与生态振兴在
这里惊喜交汇，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
文明在这里相互诉说。

铭文抒怀，刻石弘美。大山村碑
碣群，岩字合一，石字共美，有诗有记，
凝固历史，隽永文化。大山村碑碣群，
让我们沉浸于中国书法美、诗词美及
海南历史文化美的同时，也给了我们
一次触摸感知的完美体验。那些默立
着的一块块火山岩碑碣，以坚韧古朴
的外表，以温润如书的气质，久久迎接
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大山”刻石 书法集“碣”

大山青青，碑碣悠悠。两年前，
大山村人诚邀有志于为乡村建设发
展和无私奉献的乡贤们出谋划策，瞄
准书画艺术主题，打造文化景观和文
旅项目，乡村文化一派芳华。漫步村
中，放眼望去，在无边的绿色中，矗立
于村道旁的书法碑碣最能抓住我们
眼球。它们高低错落，大小不一，形
态各异，或卧，或立，或仰，或俯，最高
的约三米多，如小山挺立；低的约高
半米，似美人卧几。为我们引路的乡
贤介绍说，绵长一公里多的村主道路
旁放置了100余块书法刻石，均是利
用当地特有的火山石、黄蜡石等石材
凿刻而成。

细细观赏大山村碑碣，从形制上
严格来说，大山村的碑碣群属于碣的
形制。《说文解字》：“碣，特立之石
也。”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在他的《中国
金石学概要》中指出：“刻石特立者谓
之碣。”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
把圆首形的或形在方圆之间，或上小
下大的刻石，叫“碣”。天长日久，后
世碑碣名称往往混用。大山村碑碣
群充分利用了岩石的原始模样，任其
宽处宽、窄处窄，经巧妙构思后，在岩
石的前方或前后、左右等多处雕刻合
适的文字内容，雕刻面基本不打磨或
略加打磨。

研读大山村碑碣，不难发现其内
容的独特之处。设计者的睿智文心，
体现在石头外形与内容的匹配、雕刻
内容的考究、形神的统一方面上。每
块碑碣的内容均按中国诗书文化脉
络，大抵以山和海南历史文化为主
题，引用典籍、典故中的相关内容，加
以镌刻。陶渊明的一句“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诗句，镌于大小一立
方左右的不规则岩石上，岩石不高不
低，似圆似方，散发着悠然淡泊的长
远意境。

揣摩大山村碑碣，独特之处还有
对书家及字体的选择上。一块岩石
上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语出
《诗经》，书法集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
卿的行书字。此碑碣作品，语句经
典，所选书法家颜鲁公就是书法史上
的一座“高峰”。此碑碣，书法行笔流
畅，笔势大气、厚重而不滞疑，多有灵
动之笔意，却意连笔不连。章法

上 ，两列分布，虽为集字，但气
韵连贯，似一气呵成。纵观
整件碑碣，可谓诗、书、石融
为一体，浑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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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溟奇甸”石刻，语出朱元璋《劳
海南卫指挥敕》。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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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耳”“珠崖”石刻。
李幸璜 摄

“海南”石刻。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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